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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未日记》 《辛丑琐记　 壬寅琐记》考述∗

张　 　 剑

　 　 内容摘要:《中国史学丛书三编》第三辑所收《癸未日记》的作者为王

树善,《辛丑琐记　 壬寅琐记》作者为邵启贤。 王树善于光绪九年曾在晚

清名臣王文韶、许庚身家中坐馆。 邵启贤于光绪二十七年、二十八年间曾

随幕主查恩绥佐幕江西的广信府、南昌府和赣州府。 王树善和邵启贤的

日记,对晚清塾师和幕僚的生活做了真实记录;通过比较两人的日常阅

读,还能够感受到时代的消息变化。
关键词:王树善　 邵启贤　 日记　 坐馆　 佐幕

由刘兆祐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三编》第三辑(台湾学生书局 1987 年

版),收入多部收藏在中国台湾地区汉学研究中心的稿本日记并附提要。
遗憾的是因部分日记的作者失考或考证不确,影响了读者的利用。 今据新

见资料,对其中《癸未日记》《辛丑琐记　 壬寅琐记》两部日记重作考述。

一、《癸未日记》作者为王树善

《癸未日记》系稿本日记,四册,起光绪九年癸未(1883)正月初一,讫
光绪十年甲申(1884)二月初七,原无题名,《“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

目》编目时以卷一题“癸未日记”,故名“癸未日记”;又因日记书于版心有

“绿杉野屋”的笺纸之上,故题撰人为“绿杉野屋主人”①。 《中国史学丛

书三编》撰写提要时,除指出《“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不当之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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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
18ZDA259)阶段性成果。
《“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下册,“国立中央图书馆”,1958 年,第 22 页。



又据癸未二月初四日记“严谕意欲命树回南”、十月二十一日记“父亲为

树言家累”,知作者名树。 四月二十日记“出门遇一车,车中人大呼‘小

王’”,知作者姓王。 四月十六日记“杉绿正在少年”,甲申正月十五日记

“大声叫忆卿曰:‘王杉绿来矣’”,十九日记“我王杉绿”。 推定作者姓

王,名树,字杉绿①。
不过,前人日记自称名时往往只简称一个字,当名为两个字时,就难

以断其全称。 《癸未日记》即属这种情况,其作者实为王树善,日记中仅

从其名“树善”中取“树”字自称。
《清代朱卷集成》收录王树善光绪十五年己丑恩科顺天乡试副贡朱

卷,其履历云:
王树善,字仲获,一字谨盦,号杉绿,行二,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

四日午时生,江苏松江府上海县廪贡生,候选训导,民籍。②

此履历中出现的地名以及家族师友姓名字号,也与《癸未日记》 能够对

应。 如履历中言“世居上海小南门外里仓桥王信义浜”,对应日记中“乘

舆进小南门各亲友处贺岁”(光绪十年正月初一);履历中言受业师有“雨

湘叔祖印庆昌”“谷生叔父印维勤” “梓生叔父印维杰”,对应日记中“雨

湘叔祖”“谷生叔父”“梓生二叔”等。 可确证日记中“树” “杉绿”即履历

中之王树善。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十六《选举上·贡生·副贡》有王树善:“己

丑,字杉绿,恩科顺天榜甲申庆昌从孙,出使英法等国随员,新金山领事,
直隶即补道。”同卷《岁贡》有王庆昌,下注“甲申” (意其为光绪十年甲申

岁贡)③。 王树善一族有多人在县志中有传,乃松江府大族。 据王树善副

贡朱卷及民国十三年(1924)王师曾纂修《上海王氏家谱》(美国犹他家谱

学会藏),王氏望出山西太原,始迁祖王秀甫居上海周家渡,七世祖王君

顺于康熙三年迁居上海邑城大东门外太平巷,高祖王文瑞(字辑庭)与兄

王文源同学索绹手艺,又共同经营沙船航运,以商起家,信誉卓著,人称其

商号为“王信义”。 自此王氏开始培养后代读书入仕,王树善的曾祖王寿

康为附贡生,以书法闻名,有文稿多部;祖父王庆均为廪贡生,曾署太仓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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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史学丛书三编》第三辑第 22 册,第 23、249、92—93、87、321、329 页。 本文所

引王氏日记均出于此,为避免繁琐,仅随文标出日记日期。
《清代朱卷集成》第 355 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 年,第 3 页。
《〔民国〕上海县续志》,南园志局,1918 年,第 8、7 页。



学正,崇明县教谕;伯祖王庆勋为附贡生,有文集,做过严州府知府、杭州

总捕同知等;父王维孝亦为附贡生。 通过科举和捐纳,王氏家族出现了一

批中低级官员,县志中载名者有数十人,成为名符其实的上海望族。
王树善本人的仕履,在《上海王氏家谱》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卷三

“第九世”中有其小传:
杉绿公讳树善,楞仙公次子,生于咸丰十一年辛酉七月二十四日

午时,殁于民国七年戊午三月十六日戌时,享年五十有八,副贡生,二
品顶戴,直隶候补道、泗水总领事,诰封荣禄大夫。 夫人李氏,嗣子

裕益。
传中有其详细生卒年,可证朱卷履历所载生年并非官年;传中的“泗水”
当指中国驻荷兰泗水总领事馆。 卷三又有王树善族叔王维祺所撰更为详

细的《堂侄杉绿传略》(以下简称“《传略》”):
从侄杉绿,笃学木讷,黯然君子儒也。 四十六七年前,余未十龄,

侄将冠,同受业于嘉定吴小庚先生。 侄朝造书室,展卷危坐,孜孜力

学,至暮不倦,师虽不在,未尝辍业嬉游,积久不改常度,其精勤如是。
童时一别,遂相间隔。

二十七八年前,侄就职刑部,假归省亲,再一聚首,则恂恂如故,
显者来延入座,主人要言不烦,怡然静对,宦场谄胁逢迎之习,不染纤

毫,其质素如是。 旋又别去。
九年前再晤于京师,为余言任职直隶农务局总办时一切设施规

画,其设施确实,其规画远大。 曰“民本在农,农事新而民本立”,撰
著《农务述闻》,编译《农务报》,举办高等农业学堂,组织直隶农务总

会、全国农务联合会。 今政学工商全国联合会方且蔚起,而数十年前

全国农务联合会实为首倡,高等农业学堂亦领袖各种实业学堂,着手

举办,皆开风气之先。 在职六年,培才兴学,勤事让功。 会光复,时局

俶扰,因以去职。 平生抱负未尽发挥,言有余慨,其卓荦如是。
是时侄年过五十,有痰喘宿疾,将简任泗水正领事。 泗水潮湿暑

热,非善地。 余问往乎? 曰:“往。 自抚藐躬,与世无多缘系,生而往

则游,死而归则息,徜徉自得,无适不可。”其旷达如是。 嗟乎! 侄言

非谶,殆先自知有厌世之意,遂殁于泗水任所。 今嗣子已服阕,濡毫

及此,感慨深之。
侄弱冠游庠,饩于廪,贡于成均,己丑顺天副贡。 历任安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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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苏松太道署文案,海运津局绅董,南洋制造局文案兼翻译,并兼

广方言馆教习。 就职直隶州州判,刑部贵州司主事兼司务厅行走、督
催所行走。 奏调出使英法义比国随员,候选知府,保升道员,花翎、二
品衔, 赠三代一品封典。 奏派出使美日秘国随员,署理旧金山副领

事,聘任旧金山大学堂教习。 调充驻日斯巴尼亚国参赞,代办出使大

臣事宜,兼充日斯巴尼亚国专使商约大臣参赞。
军机处存记直隶特用道。 历任北洋兵备司编辑兵书事宜,工艺

局坐办,赈抚局会办,直隶农务局总办,农务总会总董,高等农业学堂

监督,小站营田局总办,直隶全省垦务局总办,禁烟局会办,清理财政

局会办,天津广仁堂总董,工商部视察员,简任驻荷兰国泗水正领事。
奖给四等嘉禾章,进给三等嘉禾章。

其著作《农务述闻》之外,译述《萝卜造糖法》 《开矿器械法》及

杂著,又诗文丛稿等各若干卷。
叔维祺手识。

文中回忆两人交往时间分别为“四十六七年前”,维祺不足十岁,树善接

近二十岁(弱冠);“二十七八年前”,树善任职刑部;“九年前再晤于京

师”,树善“年过五十……将简任泗水正领事”。 “四十六七” “二十七八”
皆为约数,因时久而难以确记,惟“九年前”为记忆清晰之确数。 据 1915
年《政府公报》“外交部饬”第四十九号(中华民国四年十月九日),“右饬

唐才质等准此:驻泗水领事唐才质即开缺回国,遗缺派王树善署理”,知
“九年前” 为 1915 年,则撰文在九年后的 1924 年,正系王氏家谱修成

之时。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有王树善履历(光绪二十九年,1903):

王树善,现年四十一岁,系江苏上海县人。 由廪贡生候选训导中

式光绪十五年己丑恩科顺天乡试副贡。 十七年十月就职直隶州州

判。 十八年七月遵例报捐主事。 十九年七月签分刑部学习行走。 二

十二年六月期满奏留候补,十一月经前出使美日秘国大臣伍廷芳奏

调出洋,二十三年三月到差,派驻金山总领事署随员。 二十五年六月

兼充金山大清书院监督。 二十六年三月期满调署驻日二等参赞,代
办使事。 二十七年五月捐升员外郎,旋改捐知府分省试用,七月补授

驻日二等参赞。 二十八年四月经前专使日国大臣张德彝咨调,兼充

专使参赞,五月销差,是年二月因出洋三年期满,经伍廷芳奏保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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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以道员分省归候补班,尽先补用,并赏加二品衔,八月复因随办

专使异常出力,经张德彝奏保,赏给三代一品封典。 二十九年正月出

洋第二次三年期满,销差回华,六月经出使美日秘古国大臣梁诚奏保

送部引见,恭候录用,九月初二日由吏部带领引见,奉旨著于初四日

预备召见。①

将此履历与《传略》对照,王树善光绪二十九年前的仕履昭然若揭,毋需

赘言。 光绪二十九年王树善实已四十三岁,并非官员履历中所言四十一

岁,盖官员履历多用官年,经常减岁,不足为奇。 《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九

年十月初二日记载:“早,直隶补用道王树善因彭子嘉介绍(子嘉之甥)持

贽来拜门,王号杉绿,行三,江苏上海县己丑副榜,年四十三岁,人明白,出
洋八年不能洋文,有烟瘾,身体不健。”②此系私下拜见尊长,故以实岁相

禀。 那桐所云“不能洋文”可能出自王树善自谦之词,不过更可能是实

情。 王氏虽然出洋八年,能任“南洋制造局文案兼翻译”,后来还与傅兰

雅合作有几种译述③,但均为傅兰雅口译,王氏不过是类于林纾式的笔

述,不能证明其能洋文,至少听说能力不行。
光绪二十九年之后仕履,《传略》有载,每年任职情况难以俱考,但光

绪三十年直隶农务学堂改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总办改称监督,王树善为

第一任监督④,此事可以考实。 另外,民国初年,天津广仁堂曾用津人为

总办,该堂被逐的一些南方人士说动姜桂题、陆征祥、孙宝琦、李经羲、周
学熙、江朝宗等人出面呈请直隶都督冯国璋恢复南人主持堂务的局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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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 7 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74—275 页。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 年,第 485 页。
如《农务化学简易要法》三卷,美国固来纳撰,英国傅兰雅口述,清王树善笔译,有
1898 年石印本;《开矿器法图说》十卷图二卷,美国俺特累撰,英国傅兰雅口译,清
王树善笔述,有 1899 年石印本;《农务要书简明目录》一卷,英国傅兰雅口译,清王

树善笔述,有 1901 年刻本。
苏润之:《我国最早的高等农业学校———河北农业大学(1902-1949)》,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90 页。 然该文又称 1919 年五四运动中直隶公立农业

专门学校校长为王树善,疑系笔误。 因该校系 1912 年由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改立,
首任校长黄立猷,1914 年 8 月后至 1919 年校长一直为郝元溥(俊川),且王树善

《传略》亦未载此职务。



请旋得批准,并由王树善充任该堂总董①。 因此《传略》中自“天津广仁

堂总董”起的经历,均当在入民国之后无疑。

二、《辛丑琐记　 壬寅琐记》作者为邵启贤

《辛丑琐记 　 壬寅琐记》 系稿本日记,二册,起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1901)正月初一,讫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十二月三十日,《中国史学丛书三

编》提要云:“作者无可考,然二卷皆有尚同川印,或即尚氏所作耶?”②其

实作者并非尚同川,而是邵启贤。
据日记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午后回栈,同居有阮君荀伯(性

存),亦余姚人。”
 

十月二十日:“巳刻登利泰小轮船,遂即启行,未刻抵余

姚,泊于芦棚头,登岸入城,至榜眼第旧居。”知日记主人为浙江余姚人。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三日:“得威伯海上来电,知浙闱榜发,予已幸

捷,即发电致赣州禀知堂上。 是夜又得师愚沪电,知亦同捷,弥深欢慰。”
知日记主人得中光绪二十八年浙江乡试举人。

中举后其人回乡祭祖,日记中俱有记录:
十月二十五日:“晴。 晨乘肩舆出旱门,过盃渡,至桐下湖谒曾

祖缓云公墓,又至九垒山谒先祖新畬公墓。”
二十七日:“晴。 晨往宗祠设祭,并宴同族长者二十余人。”
十一月初一日:“晴。 午后于堂中设筵敬祀本支高祖以下,祭

毕,鉴水、荷峰、芝舫诸叔、茹丈、啸丈皆来,夜饮。
初二日:“晴。 设筵宴同族及戚属,到者五十余人,至夜始散。”
初三日:“晴。 设筵宴近乡同族,到者六十余人,夜始散。”
初四日:“晴。 黎明芝舫叔来,偕予乘小舟出城,行二十里过梁

家堰,又行十里至孝义乡俗称邵巷宗祠设祭,并宴东西邵巷同族,到者

六十余人。”
 

由十一月初四日设祭邵氏宗祠,知日记主人必为邵姓无疑。
检《余姚邵氏宗谱》,光绪二十八年乡试中举者有邵启贤,卷十八世

系载其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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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朱浒:《跨地方的地方性实践———江南善会善堂向华北的移植》,常建华主编:《中

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6 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168 页。
《中国史学丛书三编》第三辑第 21 册,第 1 页。 本文所引邵氏日记均出于此,为避

免繁琐,仅随文标出日记日期。



启贤,禹昌之子,又名召,字敬薪,号莲士,晚号退叟。 县学生,光
绪二十八年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举人,荐举经济特科,召试二

等,以知县分发江西补用,署广丰县知县,保升知府,民国三年简任赣

南道道尹。 著有《赣石录》三卷,已刊。 《拙存斋文钞》一卷、《天朴草

堂诗钞》四卷、《须曼那丈室诗钞》四卷、《永思堂诗钞》二卷、《百宜

休斋诗钞》二卷、《晚闲堂诗钞》三卷,均未刊。 配仁和柳氏,生三子:
承禄、承祐、承禛。①

《宗谱》卷十二载邵启贤曾祖邵器之,号缓云,墓在桐下湖天师坟头,卷十

八载邵启贤祖父邵文鼎,字新畬,墓在九垒山之戴家湾,亦与日记中“至

桐下湖谒曾祖缓云公墓,又至九垒山谒先祖新畬公墓”恰相对应,故知日

记作者为邵启贤。
邵启贤生卒年《宗谱》未载,《浙江乡试录》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辛

丑恩正并科第四十七名为邵启贤:“年三十三岁,余姚县学附生。”②可推

知其生于同治九年(1870)。
邵启贤举经济特科二等,事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 7 月 16 日《申

报》第 2 版所载“电传经济特科等第单”二等中有其名。 以知县分发江西

补用,事在光绪三十年,1904 年 11 月 12 日《申报》第 1 版所载“谕旨”中

有:“(九月)二十日奉旨分发……江西知县邵启贤。”之后曾入江西巡抚

胡廷干幕负责文案。 1906 年 2 月 22 日《申报》第 9 版有消息《赣抚添请

文案(江西)》曰:“抚宪胡中丞抵任后,特设文案二员办理公牍,一为陆孟

孚太守,一为邵莲士大令。 嗣陆丁忧回籍,所有文案事件概归邵一人经

理。 邵以近来公牍较前更繁,于日昨面求添委帮办。 中丞乃忆及编辑清

江县教科书之吴某,年少有才,遂即具简邀请接办。”同年 11 月 24 日《申
报》第 9 版载消息《赣省广丰县禀设官绅会议公所(江西)》称“署理广丰县

邵莲士大令”云云。 知该年 2 月邵启贤入胡廷干幕,但三月廿二日胡因南

昌教案办事不力被撤,幕府星散,署理广丰县知县当在胡幕解散后不久。

891

①

②

 

邵是同修:《余姚邵氏宗谱》 卷十八 《 世系·二十三世亚六房》,民国二十一年

(1932)活字本,叶二。
《浙江乡试录(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清光绪刻本,叶十七。 按,
《广西大学周刊》1933 年第 16 期载有龙阳《调寄寿楼春》,词序云“邵莲士六十生

辰”(第 11 页),但该词有注云“龙阳录辽阳旧作”,不可据 1933 年前推六十年而定

邵氏生年。



其后邵启贤行踪可考者如下:
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江西调查总局法制科科长。 (《申报》 1908

年 5 月 3 日第 10 版)
民国二年(1913),任江西行政公署总务处第四科科长;后任第三科

科长。 (《申报》1913 年 7 月 7 日第 7 版、9 月 21 日第 6 版)
民国三年(1914),任江西行政公署秘书;后任机要处主任;又署江西

赣南道道尹。 (《申报》1914 年 2 月 10 日第 7 版、6 月 10 日第 6 版、8 月

21 日第 2 版)
民国四年(1915)末,正式任江西赣南道道尹。 (《申报》1915 年 12 月

31 日第 2 版)
民国十年(1921),辞道尹。 (《申报》1921 年 6 月 23 日第 6 版)
邵启贤卒年未见明载。 1933 年《交通公报》第 512 期交通部令第四

一一号(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派邵启贤为本部办事员,着在公报

处办事。”1936 年《交通公报》第 768 期交通部令第二四八号(二十五年五

月十三日):“派邵启贤为本部编审委员会委员。” “职工事务委员会干事

邵启贤,另有任用,应免本职。”此邵启贤与日记主人系一人,并非重名。
民国金石名家顾燮光(1875—1949)致友人刘咸信可证:

《赣石录》(言赣州各属石刻)系邵君莲士官赣南道尹时所作,交
由商务印书馆石印,系非卖品。 邵君开缺,旅居拮据,嗣入南京交通

部办文牍,刻不知何往,久未通信矣。 该书曾得邵君同意,遍〔编〕入
《顾氏金石舆地丛书》二集中,另缮清本,业已完成。 因战事发作,未
及付印,原稿存杭州敝寓,未知尚存否。①

知 1933 年邵启贤已在交通部谋生,先后在公报处、职工事务委员会、编审

委员会任职。 《黄炎培日记》1941 年 2 月 12 日载:“邵启贤为寰澄之友,
年七十矣,能诗,来一见。”②知邵氏至少寿至古稀。

邵启贤一生参与文化活动较多。 编撰《赣石录》 (有民国九年石印

本)之外,还辑有《王贞白诗》一卷(附《补遗》),宣统元年由武昌陶氏刊

印;又于民国六年石印邵瑛所撰二十八卷的《说文解字群经正字》嘉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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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周桂发、杨家润、张剑编注:《中国科学社档案整理与研究·书信选编》,上海科学技

术出版社,2015 年,第 207 页。
黄炎培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 7 卷,华文出版社,
2008 年,第 65 页。



十一年桂隐书屋刻本;复在邵廷采《王门弟子传》基础上重辑《王学渊源

录》二卷(有民国九年铅印本),卷一为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王门弟子所

知传、姚江书院传等,卷二为王门学派表一、表二、赣南王门弟子表等。
1935 年加入南京如社雅集,每集取同一词牌唱和。 邵启贤诗文集虽未有

传世,但仍有零星诗词文及对联流传,夏敬观《忍古楼词话》将邵启贤、蔡
宝善(即蔡师愚)一并收入,以为“二君文采斐然,词名相埒”①。

三、坐馆佐幕与日常阅读

宋明以降,知识群体数量越发庞大。 有研究显示,明末生员数量达到

了五十余万人,较宣德时增长约 17 倍;然会试录取额数不过 350 人左右,
较宣德时增长约 3. 5 倍;乡试解额以最大值计算,亦不过 1360 人,较宣德

时增长约 2 倍多,这样就导致了科举流通机制的壅滞②,能由科举入仕者

百无一二。 这种情况到清代并无改观,绝大多数士子都免不了多次就试

和不断铩羽的下场,需要另谋职业。 而坐馆与佐幕就是士子在科场失意

或者科场尚未获隽时的主要生活方式。 王树善日记和邵启贤日记恰好为

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真实鲜活的第一手史料。
(一)坐馆生涯

光绪五年三月初七日,时任户部左侍郎兼署兵部左侍郎、军机大臣王

文韶在其日记中记:“请周赋高授长、次、三诸孙女读,本日开馆。”③光绪

六年五月十九日,他又记:“赋高午节辞馆,改请上海王梓生(维杰)课诸

孙女,本日到馆。”同年十月十二日:“午正回寓,请王梓生为钰孙启蒙。”
钰孙为王文韶长孙,系长子王庆钧(1853—1883,字颂笙)之子,生于光绪

二年(1876),时方五岁。 王梓生,即王树善的族叔王维杰。 《上海王氏家

谱》卷二“第八世”中有其小传,云“梓生公讳维杰……生于咸丰二年壬子

九月十五日子时,卒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十月二十八日丑时,附贡生,五
品衔候选通判”。 王维杰十七岁即中秀才,锐意进取,故远游京师,于光

绪六年五月至王文韶家为西席,教授王文韶的孙子孙女。 王树善至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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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五册,中华书局,2005 年,第 4822 页。
刘晓东:《明代的“私塾”与“塾师”》,《东北师大学报》2010 年第 2 期,第 76—77 页。
王文韶著,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1989 年。 本文所引王文

韶日记皆出此,不再出注。 按,“赋高”原整理作“斌高”,但该书他处皆整理为“赋

高”,今据他处改。



光绪八年已经来到京师谋求发展,依王维杰住在王文韶家中。 大概由于

他光绪五年于上海县获得秀才身份,故也有资格在王家协助王维杰课

徒①。 不久,王树善得到了正式坐馆的机会:
得芷叔书,知朱静山处一馆已有成说,促予于月杪赴津。 回馆,

复得仰皋字,知海甸(吴)[许]氏一馆亦有成说,邀予于三月初到馆。
(光绪九年二月十四日)

他考虑再三,并未应承朱氏馆,而是“决计就许氏馆”(二月十五日),并订

于四月初三日开馆。 是日“进许宅,见星叔侍郎略谈,并见伟人、春卿,伟
人乃侍郎之侄,春卿乃侍郎之大少君也。 此间男女三学生,侍郎一子一

女,一是伟人之子名宝仪,年甫七龄,侍郎子名之鹏,甫五龄,女名之宜,六
岁。 开馆后略为敷衍,两小学生已不能再坐矣”,知此次系受刑部右侍郎

许庚身(星叔)之聘,教其子之鹏和其女之宜,以及许庚身之侄许之奇(伟

人)的儿子宝仪。 然而“两小学生未经诃叱,数欲啼哭,闷极” (四月五

日),“之鹏之啼哭如故”(四月六日),“之鹏之啼哭虽免,而仍不肯识字”
(四月七日),让王树善颇为郁闷。 至四月十七日,“吴叔和之子附学到

馆”,王树善共教幼童四人。
此次坐馆至八月下旬结束,王树善因思乡辞馆,“乃与星丈话别,并

别伟人弟兄、紫垣及四学生,一揖登车,未免怅然”(八月二十五日),于九

月六日回至上海家中,之后直至日记结束时的光绪十年二月初七日,除了

短暂出游至杭州外,王树善一直在上海活动。
回顾他的坐馆经历,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与一般坐馆谋生不同,王树善系出沪上望族,衣食无忧,他选择

到京城坐馆,显然是为了增广人脉和见闻,寻觅良机,更好地备战科场。
以光绪九年正月的数则日记为例:

午前课徒,午后稚夔嘱选之试帖完工,约有一百余首。 傍晚读文

十遍。 (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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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文韶日记》光绪八年已经出现借钱给杉绿的记录,故知王树善是年已在京师。
1879 年 4 月 26 日《申报》载上海县取进新生招覆案中有王树善之名,知其光绪五年

在上海考取秀才。 言其协助王维杰作馆,是因《王文韶日记》凡正式请西席皆有记

录,其中未载王树善之名,而王树善正式在许家开馆后,曾回干鱼胡同王文韶住处

拜访,“并至旧时馆室徘徊久之,门前黄竹叶堆几盈寸,不数日间而已是一派萧索景

象,无限伤怀,予之馆室,昔日巽卿本以潇湘馆比之”(光绪九年四月九日),知其就

许氏馆前住在王文韶家。



午前课徒,午后写白折两开,傍晚读文二十遍。 (二十日)

午前课徒,午后写白折两开半,读文十五遍。 (二十二日)

晨起同咏民赴金台书院应试,今日周府尹甄别,文题“迨天之未

阴雨”三句,诗题“异书编就鹤同看,得台字”。 (二十四日)

稚夔为王文韶第三子王国桢(1863—1906),小王树善两岁,故王树善在

日记中亦称其稚弟,两人关系甚好。 王树善协助叔父课徒的同时,还帮王

国桢等编选时文,自己也常练习朝考要用到的白折,并进入顺天府金台书

院参加考核,温习功课以备应举。 周府尹即顺天府尹周家楣,光绪五年至

七年,他曾将金台书院修缮一过。 光绪十五年,王树善获得顺天乡试副

贡,也说明他是在中额较多的顺天府寻找机会。
再看六七月间的数则日记:

午前课徒,作方字四十,午后阅《申报》数张,写白折两开。 傍晚

阅《星斋文稿》数首,读文六遍。 夜同春卿、紫垣谈,春卿谈五口通商

事甚详。 (六月二十五日)

春卿渡水而来,鞋袜皆湿。 闻今日星丈入大内朝贺,于大雨泥水

中行礼,归途水从车垫涌上,臀肉冰凉,其苦如此。 若夫听戏,诸公泥

水衣冠,兀坐终日,更有不堪设想者矣。 逢万寿,军机、堂司及一品以上大

臣皆赐听戏。 (六月二十六日)

赴国子监南学访周榕湖,以昏昏数日中所著之《救越用兵条陈》
托其由本堂老师转呈堂官……回馆向春卿假《海国图志》一部阅之,
夜复翻阅《中西纪事》数则。 (七月二十五日)

星丈即许庚身,春卿则是许庚身之子许之荣,王树善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

有用的政治信息。 另外,他也用心时世,想要通过上书条陈国事吸引国子

监官员的注意。
其二,王树善坐馆时年方二十三岁,喜爱流连风月之场,与其同好者

不乏其人,包括其他塾师和幕客,王树善的日记真实展现了大都市这一阶

层的另外一面。 仅举光绪九年三月间数例以窥一斑:
课徒后写白折半开,遂同颂老出城过雅仙,强颂老看其梳洗,始

准行。 及至便宜坊,芸先生等皆在座矣。 席终复同颂老过雅仙,一种

旑旎缠绵之态,无怪当局者之魂摇魄荡也。 进城后稚夔为余言,今日

两过情卿,几谐好事。 (八日)

晨起课徒后,同巽卿出城,赴雅仙之招……颂老招雅仙,诵云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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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卿。 饮毕复同鸿丈、梅生、诵云过小兰,听大鼓书二出。 (二十日)

饮毕,同诵云、梅生、芸丈过情卿。 (二十四日)

雅仙、情卿、小兰,均为妓馆女子。 巽卿系王文韶长媳蒋氏之弟,寄寓王家

等待吏部验放;颂老系状元陆增祥第四子陆继贤(字颂臣),生于道光二

十九年(1849)①,时送其二兄陆继辉(号蔚庭)眷属来京;芸丈即程芸史,
时为王文韶幕客,掌书启文案;稚夔为王国桢。 这一狎妓群体中,有塾师,
有幕客,也有官宦子弟。

必须指出的是,这一群体对青楼女性的态度,并非简单地将之视为

“玩物”,而是经常有真情的互动,甚至会投射较多的“知己”情感和掺杂

了美学(包括奇癖)等因素。 如三月二十九日,“申初同颂老过雅仙,颂老

有小话别之意。 雅仙掩面而泣,呜咽无言。 余对之,想起种种,亦不禁凄

然”。 王树善意犹未尽,眉批曰:“真情尽在不言中。”他回上海后结识了

一位并不漂亮且徐娘半老的妓女沈忆卿②,两人每每表现出相同的审美

趣味,如光绪九年十月十八日观剧时忆卿对伶人之评价,“余韪之”。 与

之相处,便感“从无如此之乐境”,于是“心为之动”(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

一日)。 为之作了不少诗歌,并对之发誓曰:“我王杉绿,卿沈忆卿,王杉

绿除沈忆卿外,再于花柳场中相识一人,非夫也,天诛地灭。” (光绪十年

正月十九日)家人劝示,其亦无悔,坚定认为:“情之所钟,圣贤不能易,水
火不能回,非有志功名者所能喻,非自托风流者所能同,茫茫六合,抑郁其

谁语乎! 惟我忆卿,言词微中,似能略知心曲,人云得一知己,生平可以不

恨,我云知得一半,足矣。 睡后历溯近年来事,以及忆卿际遇,未免悴

然。”(光绪十年二月七日)
在明清世情小说中,像王树善这样坐馆不为谋生而为增广人脉与见

闻,喜爱大都市风月之场且动真情者,其实并不罕见。 我们以往多将其作

为小说人物看待,不清楚其写实性的程度有多深。 现在王树善日记告诉

我们,生活本身即是小说。 明清盛行的狭邪类小说里那些钟情的主人公,
完全可以从王树善这一群体中找到逼真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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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陆增炜:《平原宗谱》卷十一《世系考·十九世》,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本,叶七。
光绪九年十月十六日日记有王树善叔王维杰眉批:“忆卿年约四十许……两颧高

耸,阔口方腮,鹤发未霜,鸡皮已露,钟情者盖别有取也。 梓生附志。”又批:“名流被

谤,大抵如斯。”



(二)佐幕人生

与王树善日记重在记述京师塾师生活不同,邵启贤日记记述的则是

地方中下层幕府中书启师爷的生活。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邵启贤三十二岁,从其日记看,本年他已经在广

信府佐幕:
晨入署,伯平招与公简诸人同饮,因是日为其戚关君生辰也。 午

同出城,至信江书院,眺览良久。 (正月初二)

午入署,伯荪亦至,遂与伯平、峻丞、理亭同出北门,至茶山寺,汲
陆羽泉,烹茗久谈,又绕道至庆丰祠,由西门入城,傍晚始回署。 (正月

初三)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①至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广信府知府为查恩绥(1839—
1906),字承先,号荫阶②,吏治明敏,任内人称“查铁面”。 广信府治上饶,
城南信江南岸黄金山麓有著名的信江书院;城北茶山,相传唐代茶家陆羽

晚年寓此即山种茶而得名,遗迹有“陆羽泉” “茶山寺”等;西郊则有庆丰

祠(集胜园故址),与日记所载皆相符合。 日记中的“伯平”是陈治之字,
陈治父亲陈维皋,浙江绍兴人,佐幕江西,因精于理财而受重用,落户南

昌。 陈治兄弟三人,陈治居长,与二弟陈安(字仲亭,又号拙翁) 皆承父

业,被誉为“陈家二妙”。 陈治时为广信府幕僚,陈安入民国后任浮梁县

第二任知事,有政声③。 日记中的“伯荪”,名陶牧(1874—1934),字伯

荪,号小柳,江西南昌人,时佐幕府中,后入南社,1911 年还仿南社在沈阳

发起组织“辽社”。 “峻丞” 则是查恩绥长子查尔崇(1862—1930),字洵

生,号峻丞,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时以知府分省补用,随父协理事务。
“理亭”姓名未详,但亦是府中幕客无疑。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查恩绥因政绩出色,调署南昌知府,辞免不允,遂
于三月携查尔崇、邵启贤、陈治等赴任,并于四月初抵达南昌。 从邵启贤

日记看,查恩绥在南昌的幕府几乎沿用了他在广信府的原班人马。 光绪

二十八年(1902)三月,查恩绥调任大郡赣州知府,邵启贤、陈治等人仍是其

主要幕僚。 该年四月一日,邵启贤“抵赣州,泊于涌金门外,偕伯平入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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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绥授广信府知府事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然到任是在次年四月(《申报》 1896
年 12 月 9 日、1897 年 6 月 27 日)。
查禄百、查禄昌等纂修:《宛平查氏支谱》卷一,1941 年铅印本,第 65 页。
涂翼报、陈海澄编著:《昌南先贤》,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 年,第 126 页。



居停处晤谈良久,又至署中一观”。 该年六月二十四日,邵启贤启程往杭州

参加乡试,并得中第四十七名举人。 邵启贤乡试后曾往上海游玩,中举后

又回浙江余姚祭祖,至十二月十四日才回到赣州幕府。 次年他中经济特

科,以知县分发江西,在省城听候补用,也就自然离开了查恩绥幕府。
邵启贤的佐幕经历,亦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在刑名、钱谷、书启三大类常见幕僚的研究中,与文学关系密切

的书启幕僚的研究相对薄弱,特别是州府级书启幕僚的研究更为罕见①。
邵启贤的游幕日记,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州府级书启文案幕僚的难得资料。
书启幕僚除协助幕主考试各县童生,批改书院试卷,为幕主起草公务奏

稿、书信稿外,还深度参与了幕主的私人文化活动,其中代作诗文现象最

为突出:
晨为居停和宋梓材太守《感事》五律五首,用杜工部《有感》韵。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三日)

灯下为居停代作《经训堂记》一篇。 (正月十八日)

晨为居停作《鹅湖查氏谱序》一篇。 (二月十八日)

晨入署,为居停作《观风示》。 甫成半篇,居停来久谈……夜续

成《观风示》。 (四月九日)

傍晚返署,灯下作《经训堂藏书记》,为居停代笔也。 (光绪二十八

年正月十一日)

薄暮回寓,夜为居停代作诗一篇。 (六月八日)

晨为居停作诗一篇。 (六月二十日)

入署,为荫公拟信稿,傍晚归。 夜又为荫公拟祭刘忠诚文。 (十二

月二十一日)

居停和荫公皆指查恩绥,其为幕主,可称居停,其号荫阶,可称荫公。 两年

间邵启贤为查恩绥代作诗文即有十余篇。 这一常见而又特殊的社会文化

现象,不仅提醒我们为前人特别是官员的著述辑佚时要谨慎小心,而且对

于研究作家著作权、文学观念以及文学发生学都有一定意义。
其二,邵启贤游幕江西时已在维新变法之后,开办新式学堂,接受新式

思想,创办报刊,翻译书籍,渐成社会潮流。 邵启贤作为书启幕僚,也曾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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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笔者曾撰《一位晚清书启师爷的风雅生活———以徐敦仁〈日损斋日记〉 为中心》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第 101—119、206 页)一文研

究省级书启幕僚。



助幕主开办学堂和拟定学堂章程。 他曾在一两天内拟定《筹办江省师范学

堂条议》(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九、初十日记),足见对相关事务之娴习。 孙

多鑫(荔轩)创立学社时也欲招其为教习:“得幼宜来书,言有寿州孙荔轩孝

廉者创设励志学社,欲招予往为教习,并以孙函见示。”(光绪二十七年九月

二十七日)京师大学堂亦愿聘他来工作:“知京师大学堂拟以予为文案。”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九日)从这里我们不难体会到时代的消息变化。

(三)晚清士子的日常阅读

邵启贤的日常阅读和学习对象尤其值得注意,虽然有很多书籍报刊,
但其中几乎没有经书,且清以前的书籍仅有《管子》 《庄子》、陆放翁诗、
《文献通考》等寥寥数种。 他更喜欢阅读近人之著,如顾炎武《日知录》、
王夫之《读通鉴论》《噩梦》、袁枚文集、姚鼐《古文辞类纂》、纪昀《阅微草

堂笔记》、章学诚《文史通义》、林则徐《林文忠政书》、龚自珍集、曾国藩诗

与日记及《经史百家简编》、郭嵩焘集、张裕钊集、徐宗亮《归庐谭往录》及

《善思斋诗文》、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薛福成日记及《筹洋刍议》、吴
汝纶《东游丛录》、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胡礼垣和何启的《新政真诠》、
黄遵宪《日本国志》、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严复《救亡决论》 《原强》 《天

演论》《西史纲目》、张謇《变法平议》、汤寿潜《危言》《三通考辑要》、陈衍

《变法榷议》、陶葆廉《求己录》、章太炎《訄书》以及《经世文编》 《通鉴辑

览》《格致汇编》等,政务实用倾向明显。
至于报刊,阅读的也有《苏报》《选报》《汇报》《大陆报》《外交报》《新

闻报》《国民报》 《胶州报》 《中国日报》 《中外日报》 《天南新报》 《万国公

报》《商务日报》 《政艺通报》 《新民丛报》 《同文沪报》 《日新汇报》 《杭州

白话报》《南洋七日报》 《天津日日新闻》等近二十种,对于新学与时事一

点也不陌生。 当时的书庄还设立阅报社(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九日),以
方便士子们阅读,故邵氏能有如此广阔的阅读面。

其中原因,当与科举考试的变化有关。 如众周知,清代科举自乾隆朝

后,乡会试题目程式已经基本固定:首场《四书》制义题三,五言八韵诗题

一;次场《五经》制义题各一;第三场策问五。 制义俗称八股文,而考试尤重

首场,故八股文风行天下。 但是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宣布:自次年始,乡会试

第一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第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第三场考

《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且“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
试均应切实敷陈。 这一规定在光绪二十八年的科举考试中得到执行,邵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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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该年八月初八至十五日的日记里也留下了他参加浙江三场乡试的记录:
初八日　 晴。 辰刻赴贡院,点名领卷入场。
初九日　 晴。 卯刻题纸始下,作史论五篇,亥刻脱稿。
初十日　 晴。 卯刻起誊写试卷,未刻乃毕,纳卷出场。
十一日　 晴。 巳刻赴贡院,点名入场。
十二日　 晴。 寅刻题纸下,作策五道,亥刻脱稿。
十三日　 晴。

 

卯刻起誊写试卷,申刻毕,纳卷回寓。
十四日　 晴。 巳刻入场。
十五日　 晴。 寅刻题纸下,作四书义二篇、经义一篇。 午刻脱

稿,酉刻誊毕,即纳卷回寓。
如果和王树善的日常阅读和学习对象做一对比,这种变化将更见分

明。 王氏记日记的光绪九年,八股取士制度依然稳如磐石,这一制度,直
接考察的是对四书五经的掌握和书法技能,故王氏日记才会不断出现

“写白折”、作试帖诗,拟四书五经制义文之类的记载。 围绕这一制度,下
者除四书五经外甚至束书不观,上者虽能博览群书,但因制度本身培养的

是对传统知识的学习,不需要因应时代之变,故王氏光绪九年的阅读对

象,报纸仅限《京报》《申报》《沪报》三种。 书籍较杂,有与科举关系密切

的《东莱博议》《旧雨草堂时文》 《十三经集字摹本》,也有重治学修身的

《国史经籍志》《宋史纪事本末》 《儒门法语》;有经世致用的《孙子兵法》
《握奇经解》 《奇兵赞》 《草庐经略》 《皇朝经世文编》 《水道提纲》 《圣武

记》《海国图志》《中西纪事》,也有消遣怡情的《橘中秘》 《东皋杂钞》 《恩

福堂笔记》《兰苕馆外史》《历下志游》《北行日记》等,总体仍属传统士大

夫的知识趣味和眼界。 即使是经世致用类书籍,王氏的关注点也屡屡与

现实脱节。 如他摘抄魏源《圣武记》附录《武事余记》中关于山路仰攻时

如何躲避滚木擂石之法,还不无得意地加眉批“仰攻之法,莫妙于此” (光

绪九年正月初五日),这显然无法应对自两次鸦片战争以来遭遇的西方

军事战斗方式,与俞樾盛推以藤牌军克制西洋火器的做法①同样不切实

际。 王氏敏于诗才,风流自赏,而八股文却是代圣人立言,明显非其所长。
其日记光绪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载:“晨起课徒后,拟作文,题‘劳之’两字

(子路问政章),终日只得一讲。 傍晚宋养初来。 夜同颂笙、荣倌到长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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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参张燕婴:《“西学”的世界:俞樾的西方世界观察》,《中华文史论丛》2024 年第 4
期,第 334—337 页。



夜饭,归后又得起二,昏昏欲睡,不能构思矣。”一天下来,只完成了制义

的起讲和起比,于此可见八股对王氏性灵的桎梏和折磨。 王氏一生,多次

乡试,仅中副榜,大量阅读、学习的时间都耗费在脱离时代的知识对象上,
应该说皆拜八股取士制度所赐。 时光不过二十年,随着光绪二十七、八年

科举制度的丕变,邵启贤的阅读和学习对象已迥异于王树善,更多转向时

政致用类的书籍杂志和报纸,接触全新的知识世界。 延至光绪三十一年

八月四日,清廷降旨彻底废除科举,士人的知识系统终于与世界接轨。 可

见“铁屋子”中沉睡之人并非不能唤醒,拆了“铁屋子”便是。

四、余论

日记作为私密化、细节化、现场感较强的第一手史料,向来被人们作

为正史的有效补充,近年来更得到学界重视,相关整理与研究络绎不绝,
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但是,由于日记作者性格不同,记述风格和叙事

详略差异很大。 虽然不乏李慈铭那样将日记作为著述去经营的人物,但
相当多的作者还是将日记作为记人记事的备忘录来对待,文笔较为简略。
加之中国传统的书写习惯,日记中出现的大多数人物只有字号,有的连姓

氏都不记录。 如果不将这些人物考证出来,也就无法明白人物之间的关

系和所说事件的详情。
《中国史学丛书三编》中所附《癸未日记》 《辛丑琐记　 壬寅琐记》的

提要,因为不知作者,对日记中经常出现的人物更弄不清楚,因此只能浮

光掠影地去描述,所言即使不错,但也言未及义。 本文借助家谱、方志、朱
卷、文集、报刊、日记、书信等多种史料,将日记作者及日记中涉及的主要

人物勾索出来,使那些静止于纸面的名字复活过来,与其他人物和史实产

生关联,使历史事件得以较为具体的呈现,希望可以为如何进入日记研究

提供一点借鉴。
最后,必须郑重感谢邓政阳先生的帮助,正是他提供的家谱资料,使

本文的写作成为可能。 目前正史和方志的开发利用较为领先,但家谱、朱
卷、书信、报刊等还存在亟待开掘的广大空间,好的研究往往需要不同文

献的组合证成,因此我也想借此呼吁各界对家谱等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

文献投入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作者简介】张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研究方向:宋代文学、近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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